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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婚记

我这个人，和普通人不一样，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凡，

可是却有一颗非常不平凡的内心，不但脑筋灵活，而且坚毅卓

绝，英勇超群。这些，你在我向张暖玉小姐求婚这件事上，可以充

分地得到证明。

当我准备去张暖玉家，向她那最受人尊敬的老太爷，提出结

婚请求的时候，仅在化妆上，就足足用了三个钟头。刮胡子是最

麻烦的了，我恨不得刮得像根本没有胡子一样，结果，平白在颔

下刮了两三条刀口，涂了一阵牙粉之后，才算定了血痂。然而最

使人心乱如麻的不止这些，那个该死的理发店显然不够高级，有

一根头发竟标枪似地往上直翘，我咬牙拔了去，第二根头发被带

起来了，我又拔了去。最后，我只好重新往上抹凡士林。因为，我

看出，要是一直往下拔的话，我会变成秃子的。

穿衣服、结领带、擦皮鞋、照镜子⋯⋯凡是男人们求婚时的

种种必要措施，我都一一如仪。并且，为了使我那灰败的脸色能

显得红润一点，在临上三轮车的一刹那，仍跳了下来，飞快地奔

回宿舍，倒杯滚水，一口气服下十二粒多种维他命丸。大概滚水

滚得太厉害的缘故，我烫得大跳大叫。要不是我厉声把拥在门口

看热闹的孩子们骂走，简直不容易再爬上三轮车。

然而，二十分钟后，当我敲张暖玉家的大门时，紧张情绪已

大为减低。当我被领进那间所谓客厅的破烂房子时，我的紧张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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绪更飘荡得无影无踪。当我弄清楚站在我面前的那个老头儿竟

是张暖玉的父亲时，更不由得松了一口气。原来，像张暖玉那么

一位美女，竟生长在这么一个贫贱家庭！我敢发誓，我当时确实

下定决心，不要露出看不起他的神色，可是我却怎么都恢复不了

从前那份敬畏的心情。

“晚安，请坐。”老头儿说。

“啊，老⋯⋯老先生，令爱呢？”

我本来早在肚子里打好草稿，要叫他老伯的。可是，看他那

副穷斯滥矣的模样，我的高贵人格使我不能那样张口。

“她还没有回来。”

“哦，”我说“，我愿意把我的来意通知你。”
，

“好极了，说吧。

老头儿给我端茶，我很大方的点头，表示嘉许。他双手递给

我纸烟，我用两根手指很熟练地轻轻夹过，再用优美的姿态端详

了一下，果然是一支新乐园。我拼命忍耐，不让鼻子发出声音，然

后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我那乌木烟盒，取出我的黑猫牌。

“吸一支好的洋烟吧。”我礼貌地给老头儿。

“我不会，”老头儿尴尬地说“，实在对不起。”

“没有关系，”我安慰他，一面在鞋底把火柴划亮，用一种不

容误解的声调说“，我平常不大吸中国烟。”

老头儿大吃一惊，我知道苗头很好了。

“关于令爱的事，”我燃着烟说“，我和她已经有很深厚的感

情，那是纯洁的爱，她爱我，我也爱她。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到府上

来，真是十二万分的抱歉。”

老头儿张大着嘴，他显然被我这一段动人的演说慑住。

“像我这样的人，薪水虽然只有三百块钱，可是，加上出差

费、过节费、防空费、加班费、年糕费、月饼费、四季郊游费、照相

费、厕所草纸费、袜子修补费、茶杯缺口镶金费、跳舞学步费、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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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娘家地板打蜡费、扑克费 ⋯等等，一个月总在四千元以上。”

“你在什么单位做事呀？”老头儿结巴地说。

“当然是公营事业，普通公教人员能这样吗？”

“不对吧，”他怀疑说“，现在是同工同酬了，薪水津贴和普

通机关是一样的了。”

我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“这永远办不到的，要办到，中国老早就强了，我们公营事业

就是有这种好处，反正是小民的冤枉钱。”

“不公平。”

“公平？老先生，”我教训他说“，在中国，只有幸运不幸运，

没有公平不公平。我们不谈这些，言归正传。关于交际，关于和上

级拉拢，我都说得过去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麻烦就一天比一天多了，

女孩子简直要挤破门。本来，像我这样的青年才俊，哪个女孩子

能不一见倾心呢？不过，我却虚怀若谷，特地来看看你，给你一个

优先的机会。”

“有趣。”老头儿微笑说。

“不是有趣无趣问题，而是现实问题。像你们这种比较穷苦

家庭的女儿，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富有一点的女婿才好。而我，我

有充足的力量担负你们全家的生活费用。如果你找一个普通公

教人员做女婿，他连自己都养不起，岂不教你女儿活受罪吗？别

听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伙子喊叫恋爱神圣和安贫乐道的话。没有

钱，恋个屁爱，我这完全是为你着想。”

老头儿的脸变紫，我知道他开始自惭了。

“论学问，”我继续发表灼见说“，不瞒你，我是高中毕业，可

是，你不要板面孔呀，我马上就要出去到美国留学了呀。中国的

大学，我是死也不肯读的。我父亲因为在社会上相当有地位，早

就要送我出去的。现在更好了，限制中学生出国的法令被搞垮

了，我正在办手续，等你一答应我和令爱的婚事，你女儿就可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4 页

跟我出国。半年以后，在你们中国报纸上登载一则启事，由我父

亲和你出面。唉，你不要怕配不上，我父亲一向是恤老怜贫的。启

事上说：‘某月某日，小儿小女在美国华盛顿大学 假定是华

盛顿大学吧，在华盛顿大学教堂举行结婚典礼，请拿文逊 斯

爬尔斯牧师福证。’天！你看，多光彩，多荣耀，你家祖坟上都会冒

出青烟哩。”

老头儿的胡子翘着，我知道他太感动了。

“你知道，”我说“，我告诉你一个从不肯告诉别人的秘密。

当一个中国人，如果不去美国镀一趟金，有什么前途？只要用脚

踏踏美国的泥巴，管他妈的弄些什么名堂，回来就是统治阶级，

懂吗？统治阶级的意思就是飞黄腾达，懂吗？飞黄腾达的意思就

是又做官，又有钱，又可以管别人，又可以向别人训话，懂吗？好

了，你想你把女儿嫁给一个没有去过美国的中国人，有什么用？

你能够住洋房？坐汽车？冒充老太爷吗？”

老头儿的眼睛开始鼓起来了。

“哎呀，”我吐出烟圈，用来扰乱他的视线“，老先生，你不能

以貌取人呀。我虽然一脸麻子，可是我的心是最最美丽不过的

呀，这就是价值连城的‘内在美’，千金买不来的呀。几粒并不太

显著的麻子关 么紧呢，只要人好就是了。老先生，怎么，你又在

盯我的鼻子？我知道我的鼻子有点塌， ⋯至于说到我这豁嘴唇

老头儿又打量我的身材。

“关于身材，”我连忙声明说“，我的身材并不算矮，我敢保

证，如果令爱和我站在一起，她也不见得会比我高多少。不过，我

也不必再详细为你分析了，也不必在历史上找什么根据了，刚才

我说的那一段‘内在美’的理论，你一定完全了解，是吗？你一

定完全佩服的。”

老头儿的脸又在变青，我知道他已五体投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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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到此为止，”我大喜过望，把纸烟屁股在烟盘里缓缓按灭

说“，你这个当父亲的真不错，我也有一个好父亲。你明白，我父

亲虽然没有大学毕业，可是，他从小就搞进一个什么派系里去

了，并且很活跃，所以能把我弄到美国。此时此地去美国，谈何容

易，但我父亲有的就是这种办法，他现在已是政府的高级官员。

要不是他的顶头上司，那个叫张达礼的老混账董事长，硬说他人

品不正，故意破坏他，他老早就升副座啦。我说呀，我回去跟我父

亲讲讲，把你也介绍到公营事业机关里去，再不，弄个什么委员、

顾问之类的官儿，怎么样？”

“啊，”老头儿开口说“，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李进及。”

老头儿颊上的筋忽然抽动。

“你大概知道了吧，他的名字经常上报的。”

“你知道我的女 什么名字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，叫张暖玉。”

老头儿仰头大笑起来。

他虽然是我未来的泰山，我也无法原谅他这种没有受过教

育的粗野行为。我正打算予以严正斥责，一辆汽车分明在门口停

住，我就自动合上嘴巴，难道这种人家也有坐汽车的朋友？可是，

大门开处，一个西装穿得比我还要漂亮的年轻人，挽着一个美丽

女郎走进来。

“爸爸，”他们一齐叫，接着喊说“，哦，有客人！”

我忽然感觉到不对劲，张暖玉是没有兄弟姐妹的呀。

“来，我来为你们介绍，”老头儿说“，孩子们，”然后指着

我“，这位是李进及的儿子。”

我的脊梁像被一个可怖的巨灵之掌抓住。

“我叫张达礼，就是你刚才骂的那个老混账董事长。”老头

儿自我介绍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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轰的一声，我的眼睛冒出火星，天地都在旋转。

“孩子们，”老头儿 不，是老太爷，他说“，坐下来吧。我

现在把这位李先生的来意，和他来到这里以后的一番话，重述一

遍。如果说得不对，还请我们这位以未来统治阶级自居的客人改

正。我所以要重述一遍的理由，为的是，我希望你们看看他这个

活榜样，而以此为戒。”

我的头上像挨了七八块大砖头，我乞求，我干号，并且，我还

努力压迫我的泪腺，希望挤出几滴真正的眼泪。可是，一切都挡

不住老太爷的意志。他终于很从容地重述了一遍。立刻，从那一

男一女的口中爆出哄堂的笑声，我简直浑身抖得像缝纫机。

“张暖玉？”那女郎恍然说“，你是不是叫李文士？”

“是，小姐。”我哭丧着脸。

“你就是那个死缠活缠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李文士？你没

有到水盆里看看你这副猥琐模样？”

上天见罚，我的肚子忽然痛得要命。

“怪，”青年说“，你跑到我们家干什么？”

“告诉你，”女郎叫“，我们住的是五常街，张暖玉住的是武

昌街，门牌虽一样，街道却错了，真是又蠢又丑的吊死鬼。”

我跳起来，用拳头打自己的脸，捶自己的胸，又诅咒那个丧

尽天良的三轮车夫。

“看你这个样子，”老太爷说“，送他回去，告诉他爸爸，教他

爸爸好好管教他。”

“老伯⋯⋯”我按着肚子鞠躬。

“闭嘴，”年轻人大怒说“，你爸爸才有资格喊老伯，回去问

问老李，看是不是。他隔几天都要来表演一番婢膝奴颜，别以为

我们看不出。不过，我们不吃这个。”

“少讲些，”老太爷说“，用车子送他回去。”

我更是鞠躬如捣蒜，又用劲拔我的腿，而我的腿却像陷在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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沼里，费了好久时间，才拔起来，大少爷——那位年轻人，拖着

我，像拖木头似地往外拖，一直拖到汽车旁边。

“怎么，”大少爷喝道“，你真的等我开车送你呀，别做梦了，

还不快滚。我警告你，你以后再去缠张暖玉，小心我打断你的

腿。”

我发誓再也不敢了，又很忏悔地哭了一阵。然后，觑个空，撒

腿就跑。

现在，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我之所以入院，是因为到了

后来，我的肚子痛得实在太难受的缘故，经过医生检查，才发现

我在服多种维他命丸的时候，仓皇间抓错了瓶子，以致服下的竟

是毒蟑螂用的红药球。

不过，我最伤心的，还是当人们获知我这次悲惨的遭遇时，

竟没有一个道德之士，肯为我扼同情之腕的。所以，虚心检讨这

次的结果，我不得不纠正自己的错误，那就是下次再向别人求婚

时，无论如何，必须先把马路弄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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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义守

时代在变，现在是“尊师重道”时代了。报纸上出特刊，学生

们开大会，大人物们演讲，连公卖局也把香烟打九折，准许每个

教员“备文趋购”十包。官恩如此浩荡，使得身为师表的人，除了

感激涕零、不知所云外，简直还有点坐不住马鞍桥的趋势。

所以，当我发现报上登有征求家庭教师的广告时，不由得怦

然心动，立刻写了一封应征信去。

五天之后，回信来了。信上是这样写的

“查台端资格，尚无不合。希于本月 日，在家等候面洽，切

勿外出，至于自误，为盼。即祝，教安。李启。”

日那天一早，我就沐浴更衣，严坐以待。下午五点钟光景，

随着一阵剧烈的敲门声，一个彪形大汉跨了进来。

“我是李公馆派来的。”他说。

我连忙介绍自己。

“老钱，”他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“，你

现在可以跟我去到差了。”

这简直是喜从天降，我说“：我得收拾一下行李。”

“用不着，”他摇头说“，公馆里什么都有。”

等到我提着装洗脸用具的小包，跟着他钻进汽车，立刻被这

个最最流线型的家伙弄得飘飘欲仙。

“请问，”我说“，您贵姓？”



第 10 页

“孙威。”

“主人呢？”

“我们的老爷，叫 李义守。”

天！李义老！太伟大了，太伟大了！记得教师节那天的纪念

会上，他讲演讲到师道凌夷的时候，止不住痛心疾首，声泪俱下。

讲到如何尊师重道的时候，更慷慨激昂，义愤填膺。把听众感动

得当场就有好几个人，宣誓永远献身教育工作。我暗自庆幸我的

幸运，能碰到这么一位好的学生家长。

车子忽然在一家医院门前停住，我正要发问，孙威已把我推

下来。

“干什呀？”我叫。

“检查身体。”

于是，整整两个钟头，我像一个国产片电影明星似的，表演

了各式各样，却尽都是些教人直起鸡皮疙瘩的姿势。

“他有肺病吗？”末了，孙威盘问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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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没有。”医生翻动记录。

“扁桃腺怎么样？”

“正常。”

“头上生没生虱子？”

“还干净。”

“牙呢 ？”

“结实。”

“多重 ？”

“六十二公斤。”

我忽然觉得我是一个被什么魔法师变成的驴子，现在被牵

到市场拍卖了。不由得大喊一声，跳了起来。

“哎呀，”孙威赶紧嚷道“，他的神经？”

“请放心，都是第一等货色。”

孙威把我抓进汽车。我挣扎着，声明我不干这份差事了，可

是没有用，汽车已在风驰前进。

穿过繁华的大街，穿过寂静的郊区，最后，穿过警卫森严的

别墅大门。

我被领进客厅，这客厅豪华得照眼，连窗帘都闪闪发光，一

个妙龄少妇正歪在沙发上看电影画报。孙威抢前几步，把我的身

体检查表递上，她看了一下，点点头。然后，她脸上故意地露出使

我安心的笑容，一面低声吩咐了孙威几句。孙威退出去了，我手

足失措地站在那里。

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，我一眼就认

出他正是最力主尊师重道的李义老。

“好极了，迷死脱（ ）钱，”他没有让我坐下，也没有和我

握手，只用一种优美的动作摸着自己的肚皮，两眼盯着我，仿佛

我现在正是他的听众，“你愿意从事世界上最神圣的教育工作，

我十二万分地佩服和崇敬。至于你的月薪，暂定为一百元⋯⋯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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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把语气加重，“一百元虽不够买一双皮鞋，可是我这里还供膳

宿。况且，这不过只是试用。三个月后，假使你表现得不错，我会

给你加钱的。你教的是我第十三个孩子，今年六岁。”

一个手拿弹弓的孩子跑了进来。

“妈咪！”他奔向那妙龄少妇。

我这个可怜的脑筋开始画问号了。爸爸六十多岁，妈妈二十

多岁，第十三个孩子六岁，我不懂。

“你就住在孩子的房间里，”李义老吩咐我说“，晚上，还得

请你特别照顾，哎哟，儿呀，来见老师。”

“我考你，老师，”孩子仰起脸说“，你什么大学毕业的？”

“啊！我，我是师范学校。”

“嘻，嘻！”

孩子扭头跑掉了。我感到十分尴尬，立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正

在满脸通红，不提防，后脑勺突然挨了猛烈的一击，一块石子落

到地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我立刻觉得头骨已碎，脑浆已崩裂

出来了，一步没有站稳，就栽倒在地，耳边还听见我的学生

小少爷的拍掌大笑。

“爸爸，”他喊道“，看我的弹弓准不准？”

好久，好久，我才悠然还魂。电灯已亮了，客厅里只剩下我和

李义老两个人。

“我不干了。”我爬起来叫。

“迷死脱钱，”李义老表示抱歉说“，我加你一百二十元一个

月。”

孙威跑进来把我拖出去。晚饭的时间到了。在另外一间房子

里，五个西装笔挺的人早已团团坐好，气派高雅得仿佛是祀孔大

典时的嘉宾，我暗暗地向孙威打听他们都是谁。

“我来介绍，”他嚷道“，这位是周司机，这位是武管家，这位

是郑账房，这位是王卫士，这位是冯卫士，”他拍拍自己的胸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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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下，孙卫士，一等一级的卫士，”然后，手指伸向我“，这位是

新请来的老师，迷死脱钱，医生批准的好货色。”

“妙，”他们哗然喊出由衷的欢迎说“，又多了一个打沙蟹

（扑克牌）的伙计。”

一面吃饭，孙威告诉我“：老钱，你这个老师是当定了，刚才

小少爷打了你一弹弓，你没发脾气，我们夫人就看出你是一位道

德高尚、学问深奥的老师。你别嫌钱少，连我们刚来的时候，也是

一百块钱起薪哩。你只要伺候小少爷，让他欢喜，还怕赶不上我

们弟兄？”

饭罢，孙威领我到小少爷的寝室，也就是我的寝室。一进门，

就看见小少爷正蹲在墙角，在柜子下摸东西。

“你来得正好，老师，”他说“，快给我掏皮球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想不出抗命的理由，只好也蹲下来，把手伸

进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“，啪”的一声，大概是毒蛇的巨牙噬进骨

髓，我痛得浑身发抖，急忙把手缩回，手上却带出一个预先布置

妥当的老鼠夹。小少爷在旁边哈哈大笑，我呢，我不禁杀猪般地

叫起来。

叫了一会儿之后，我努力地忍住疼痛，摸出纸烟，打算藉尼

古丁麻醉一下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！”谁知道小少爷却忽然惊恐地大叫大喊，好像

刚才被夹的不是我而是他“，快来呀，快来呀！”

我的叫声没有人理，可是小少爷的叫声，反应却十分迅速。

霎时间，李义老撞进来，妙龄少妇也跟着撞进来，搂住小少爷直

叫心肝。

“爸爸，”小少爷委屈万状地指着我“，你看，他在这里吸

烟。”

妙龄少妇得救似地吐了口气，我偷偷地把烟熄掉，握在手

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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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迷死脱钱，”李义老瞟了我一眼，我犯罪似地低下头“，我

不希望一个为人师表的人染有这一类不良的嗜好。不过，你一定

不能改正的话，我也不坚决反对。只是请你到吸烟室去吸，吸烟

室就在隔壁，孙威会告诉你的。”

我狼狈地连连点头。

“哦，”李义老忽然想起说“，你刚才闹的什么？”

我哭丧着脸把小少爷的恶作剧说出来，并伸出我那红肿淤

血的手指，我想至少可以听到几句安慰的话。

“这个，”李义老把眉头皱着，有点不耐烦“，迷死脱钱，”他

说“，你已叫了好久，而我并没有干涉你，已经很够民主了。什么

事情，都要适可而止，不必老是追究。明白吗？年轻人。”

我手指痛得无法回答。

“老师呀，”少妇开口了，娇滴滴地“，我把孩子交给你了，临

睡时记着替他洗澡，脚趾缝里要擦干净。”

小少爷随着爸妈，蹦蹦跳跳走了。我觉出我的脸色铁青得难

看。

可是，更可怕的事却发生在夜间。

小少爷睡得像一具小僵尸。窗上时隐时现的月光，像孔丘先

生的幽灵在眨眼。

我怎么都睡不着，正在辗转反侧，陡地，轻微的脚步声从门

口响起来，一个庞大的人影投到墙壁上。我的热汗马上变成冷

汗，尤其是当那个庞大人影的魔掌伸向小少爷的床上时，我简直

要瘫痪了。我本能地口中念念有词，念的是“四书五经”，因为，

在目前“，经”的力量很大，对人，可以升官发财；对鬼，当然可以

避凶趋吉。果然，念不上两句，庞大的人影就被念跑了，房中静悄

悄的，一点没有异样。我爬起来到小少爷的床前一看，他睡得正

甜。

那个轻微的脚步声又然而，当我再躺下不久 响了，分明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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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在蹑手蹑脚地走动。我鼓起勇气瞟了一下眼角，只看见孙威

挂着白朗宁手枪，正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我吓得手指也不痛了，

又觉得眼前一黑⋯⋯

呼唤的声音把我惊醒。

“迷死脱钱，”我发现，李义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站在我的

床头，他穿着华贵的睡衣，更把他衬得像油画上的人物“，我刚才

忘记吩咐你，你应该每隔十分钟起来替孩子擦汗。”

说罢，等我表示过惊讶之后，才昂首而去，那昂首的姿势是

属于不同凡品之类的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呀！”我呻吟说。

“老兄，”孙威解释说“，今天轮到我值班查夜。知道吧，连老

爷夫人的房间都不关门，都要查的。查到你这里，看见小少爷头

上有汗珠，第一次我替你擦了；第二次，我不得不报告老爷。你睡

得真死，叫了半天你才醒。”

这真是名副其实最可怕的一夜。我这个当老师的，一共起来

三十六次，来服侍我的学生，除了擦汗外，还附带替他拿了两次

尿罐。

好容易熬到天亮，替小少爷穿上衣服，被女仆领进去洗脸吃

饭了。我刚拿起牙刷

“老钱，老爷请！”孙威叫。

李义老还在床上躺着，妙龄少妇的娇红脸蛋正偎着他那肌

肉松懈的腋窝。孙威把报纸递给我。

“先读国际新闻吧！”李义老说。

我只得服从。

“本省新闻！”李义老朦朦胧胧地说。

我的嗓子逐渐冒火。

“再念广告！”

一个小时之后，李义老终于像死狗一样地哼也不哼了，可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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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站在那里的两条腿，却麻木地成了两根铁棍。孙威悄悄地把我

唤出去。

“老钱，”他夸奖说“，你的口齿真清楚，有你的。上个月请的

那个女老师，自命清高，不肯念报，没等到吃早饭，老爷就开了

她。走吧，上午陪小少爷上学，记住，在校门口等着，一下课就去

给他擦汗。下午帮老周洗汽车，这车是美国最新式的，海关硬不

准进口，说是违法，违他妈的屁法，我们老爷一个电话就要了出

来。还有⋯⋯，，

一种无法自制的穷酸之气，通过我的血管。

“我不干了！”我喊。

孙威吃惊地望着我。

“我干不了。”

“别小孩子脾气。”

“真的。”

我冲进寝室收拾我的洗脸用具小包。

“老爷要见你。”等我出来，孙威拦住我。

我只好回去站到我读报时站的地方。

“你要辞职？”李义老怀疑地，睁开他那尊师重道的慧眼。

我承认。

“你在我这里当教师，比在公立学校当教师，好得多啦，”李

义老说，似乎我已不是听众，而是他家里的人了“，在公立学校当

教师，名义上好听，其实还不是骗死人不抵命，乐岁终身苦，解聘

则不免死亡，有什么出息呢？你在我这里，三五年后，我一张名片

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不算小的差事，你怎么如此糊涂？”

我坚持非走不可。

“我再加你二十块钱，”李义老瞪大眼说“，我不希望你用辞

职的手段来争取薪水，你总应该知道现在的教员是什么价钱。”

我几乎用哭泣的声调，告诉他，我已找到了更高尚的职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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